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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漢語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者交互關係 

1. 導論 

本文旨在研究中古漢語三等韻，著重在音節搭配限制(phonotactic constraints)與內

部音系結構兩方面來討論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韻1三者的相互關係。傳統漢語

音韻學中，三等韻主要由重紐八韻、輕唇十韻及普通三等韻所組成。重紐八韻是

指在支、脂、祭、真、仙、宵、侵、鹽等八韻系的牙喉音及唇音之後，反切上有

對立，而韻圖分別置於三、四等 (邵榮芬 2008: 69)。輕唇化係指三等韻中的十

個韻系：東三、鐘、微、虞、廢、文、元、陽、尤、凡，重唇音分出輕唇音，P- > 

F-
2。而重紐八韻及輕唇十韻之外的十韻則通稱為普通三等韻。 

重紐中的唇音與輕唇化有其共通點，一方面聲母皆為唇音，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這二種音韻變化皆出現在三等韻之後，其音韻環境為 P- + j。重紐唇音與輕

唇化的關係向來在傳統漢語音韻學中，甚至是當代音韻學中，常常被視為兩個不

同的音韻變化，僅有少數研究如陳貴麟(1997: 256-257) 論及這兩者之關係並談論

到重紐八韻、輕唇十韻與普通三等韻這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根據陳貴麟(1997: 

256)，中古的三等韻主要羅列於表一， 

 

表一: 陳貴麟(1997: 256)三等韻 

 重紐韻 輕唇十韻 普通三等 

-  東三  

鍾   

陽   

(-juŋ) 

-(juoŋ) 

(-jŋ) 

蒸  

清  

庚三  

(-jəŋ) 

(-jŋ) 

(-jaŋ) 

-k  屋三 

燭 

藥 

(-juk) 

(-jok) 

(-jk) 

職 

昔 

陌三 

(-jək) 

(-jk) 

(-jak) 

-n 真 b (-in) 

仙 b (-in) 

真 a (-jin)  

仙 a (-jin) 

文 

元 

(-juən) 

(-jn) 

殷 (-jən) 

 

-t 質 b (-it) 
薛 b (-it) 

質 a (-jit) 

薛 a (-jit) 

物 

月 

(-juət) 

(-jt) 

迄 (-jət) 

 

-m 侵 b (-im) 

鹽 b (-im) 

侵 a (-jim) 

鹽 a (-jim) 

 

凡 

 

(-jum) 

 

嚴 

 

(-jm) 

-p 緝 b (-ip) 

葉 b (-ip) 

緝 a (-jip) 

葉 a (-jip) 

 

乏 

 

(-jup) 

 

業 

 

(-jp) 

                                                      
1
 三等韻的分類有不同的說法，如董同龢(1983: 164-165)分成甲乙丙丁四類，甲類為唇音後來輕

唇化的，乙類為唇音維持重唇的，丙類為普通三等韻，丁類為唇牙喉音韻圖為四等。而李新魁(1997: 

89) 中省略為甲乙丙三類，甲類為普通三等(五音具足)，乙類為重紐韻，丙類為唇三等類(僅唇牙

喉音聲母)。本文採用更經濟的說法，分成重紐、輕唇及普通三等。 
2
 本文中以大寫的英文字母表示其位置所有的子音，大寫的 P-、F-、T-、K-分別代表唇音、輕唇

音、齒(舌)音與牙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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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宵 b (-iu) 宵 a (-jiu) 尤 (-jəu) 幽 (-jiəu) 

-i 祭 b (-iei) 祭 a (-jiei) 微 

廢 

(-jəi) 

(-ji) 

  

-# 支 b (-iei) 

脂 b (-i) 
支 a (-jie) 

脂 a (-ji) 

  之 (-jə) 

   

虞 

 

(-juo) 

麻三 

魚 

歌三 

(-ja) 

(-jo) 

(-jwa) 

 

陳貴麟(1997: 256-257) 指出重紐韻、輕唇十韻及普通三等韻的差異在元音，如(1) 

與(2)所示， 

 

(1)  (2)  

 
1. 重紐韻 [i, e, ] 

         前        央        後      

     高 

 

     中 

 

     低 

 
2. 輕唇十韻 [ə, , , o, u] 

 
3. 普通三等韻 [ə, , a, , o] 

 

其中重紐元音多分布在元音音位圖的左上方，而輕唇十韻分部在右半部，普通三

等韻分部在下半部。此外重紐韻有兩反切下字且帶有[i]音素，輕唇十韻只出現在

合口且帶有[u (w)]音，普通三等韻只有一類反切下字，若有合唇音者必無唇音。 

陳貴麟並指出重紐韻與普通三等韻重疊的母音為[]，而輕唇十韻與普通三等韻重

疊的母音為[ə]，以此論證尤幽、清庚等韻非重紐韻。雖然陳(1997)討論到重紐韻、

輕唇十韻與普通三等韻的關係，但至今仍缺乏深入研究，所以本文將重新探討重

紐、輕唇與普通三等韻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2. 重紐韻 

重紐現象傳統說法是支、脂、祭、真、仙、宵、侵、鹽等八韻系的牙喉音及唇音

之後，反切上有對立，韻圖分置於三、四等。依據傳統分類，重紐有八韻，分別

為支、脂、祭、真、仙、宵、侵、鹽，但也有學者認為重紐不只八韻，如白一平 

(Baxter 1992: 80)，認為庚三韻系、清韻系及幽韻系與重紐韻有關，而邵榮芬(2008: 

85-86)則認為清韻系非重紐韻而幽韻系應為重紐，但在中古時已經失去了重紐的

區分。 

 丁邦新(2000)指出，重紐為漢語音韻學中尚未解決的問題之一，其難處在於

重紐的差異究竟為何，尚未有一致意見。至今多方研究不勝枚舉，如董同龢

(1945)、Pulleyblank (1962: 111-114)、龔煌城(1997)、丁邦新(1997)、平山久雄

重紐 輕唇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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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吳聖雄(1997)、竺家寧(1997)、陳貴麟(1997)、薛鳳生(1997)、潘悟云(2000: 

21-45)、Shen (2005)、梅祖麟(2012)等。而對於重紐的理解可分成聲母說(竺家寧

1997、李存智 1997)、介音說(Pulleyblank 1962，龔煌城 1997，丁邦新 1997)、元

音說 (周法高 1945，董同龢 1945)以及介音/韻尾說 (薛鳳生 1997)。 

根據丁邦新(1997)及梅祖麟(2012)，重紐保留在越南漢字音、朝鮮漢字音、

日本漢字音(吳音)與少數漢語方言(粵語)
3，整理於表二中， 

 

表二: 丁邦新(1997)、梅祖麟(2012)重紐音質 

  重紐三等  重紐四等   

越南漢字音  碑彼陂 

皮陴被 

靡糜 

岷閩    

pi 

pi 

mi 

mn 

卑陴臂 

脾婢避 

彌獼 

民泯 

ti 

ti 

zi 

zn 

丁邦新 (1997: 47) 

朝鮮漢字音  奇騎 

巾 

捲 

ki 

kn 

kun 

岐 

緊 

涓 

ki 

kin 

kin 

丁邦新 (1997: 47) 

日本漢字音   (吳音) 乙 

音 

邑 

otu 

on 

ofu 

一 

愔 

揖 

iti 

in 

ifu 

梅祖麟 (2012: 98) 

漢語方言     (粵語)             乙 jyt 一 jt 梅祖麟 (2012: 99) 

 

在表二中，重紐主要是被保留在境外方言，並非中國境內方言。而境外方言的保

留方式略有不同，越南漢字音主要是在聲母的差異上，重紐三等維持唇音，但重

紐四等則聲母則由唇音轉成舌音/齒音([labial] > [coronal])。朝鮮漢字音、日本漢

字音及漢語方言(如粵語)則是反映在元音上，重紐三等為圓唇母音，而重紐四等

則是非圓唇元音。因此現今較合理的說法是重紐來自介音的差異-rj-，這是因為

重紐三等的音質的確反映出圓唇成分，而-rj-說法最能解釋圓唇的來源4。本文採

用此說法，認為重紐的差異應是由上古的介音差異-rj- 所造成的5。 

                                                      
3
 梅祖麟(2012)尚有吳語例子，但並無重紐三等與重紐四等的對應關係，所以本文略去不談。 

4
 中古漢語的介音到底有沒有-rj-，陳貴麟(1997)認為重紐-rj-已經合併成單一音[--]，梅祖麟(2012: 

99)則認為少數字在中古仍是以-rj-形式存在。 
5
 依據韻鏡中對輕唇十韻的開合口分布，在加上中古音的各家構擬(高本漢 Karlgren 1954，李榮

1956，董同龢 1983，白一平 Baxter 1992，竺家寧 2001)，重紐八韻的元音如(i)所示， 

 

(i): 重紐八韻韻母各家構擬 

 開合口 高本漢 李榮 董同龢 白一平 竺家寧 

支 開合 jie ie je je je 

脂 開 ji i jei ij jei 

祭 開 iäi iäi jæ i jej jæ i 

真 開 ie n iěn jen in 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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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重紐的音質問題之外，尚有其他問題，如重紐的實際韻系有幾個及重紐的

子母音搭配問題 (phonotactic constraints)。首先，依據傳統分類，重紐為八韻，

支、脂、祭、真、仙、宵、侵、鹽，但也有學者認為重紐不只八韻，如白一平 (Baxter 

1992: 80)，認為庚三韻、清韻及幽韻與重紐韻有關6，潘悟云(2000: 44-45)提到重

紐除了傳統八韻之外尚有庚三韻、清韻、蒸韻、東三、尤韻及幽韻7。邵榮芬(2008: 

85-86)則認為清韻系不是重鈕，但幽韻系應為重紐，但幽韻系在中古之時已經合

併。陳貴麟(1997)指出尤幽、清庚等韻非重紐韻，但筆者認為傳統的重紐八韻就

音系整體而言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若將重紐八韻系依韻尾子音種類分類，可得

表三，  

 

表三: 重紐八韻韻尾情形 (暫定) 

開音節 (韻尾非鼻音及塞音) 閉音節 (韻尾為鼻音及塞音) 

-# -# -i -u -n -n -m -m 

支 脂 祭 宵 真 仙 侵 鹽 

 

表三主要依據開音節與閉音節來分類。開音節包含支、脂、祭與宵四韻系，其中

支、脂韻系為零韻尾，祭韻系韻尾為-i，宵韻系韻尾則為-u。而閉音節包含真、

仙、侵與鹽等四韻系，真韻系與仙韻系韻尾為-n，而侵韻系與鹽韻系韻尾為-m。

這分布情形實際上是不平衡的，因為系統缺乏軟顎(-)韻尾。如果重紐的差異真

的存在於介音 -rj-，那麼合理的情形應該是所有的韻尾都要能夠出現，而不是獨

缺軟顎子音韻尾8。此外，韻鏡對於重紐三等也透露了相當重要的訊息，如表四

所示， 

 

 

 

                                                                                                                                                        
仙 開 iän iän jæ n jen jæ n 

宵 開 iäu iäu jæ u jew jæ u 

侵 合 im iəm jem im jəm 

鹽 開 iäm iäm jæ m jem jæ m 

 

對於重紐的中古音構擬，各家並沒有做出相當程度的區分，而是將重紐三等、四等混為一談，其

中有在書寫系統上做區分的是白一平(1992)，在其構擬中，重紐三等為-j-，重紐四等為-ji-，但這

並不代表是實際語音上的差異。  
6
 白一平 (1992: 80-81) 認為庚三韻系及清韻系為重紐的原因是根據在中古這兩韻系皆是三等

韻，但輕唇化沒有發生在這兩韻系上。而至於幽韻系，白一平則認為幽韻系為重紐，但其依據不

甚明確，僅僅提到幽韻系的聲母有牙喉音與唇音與韻母為三等字，便認為幽韻系為重紐。 
7
 潘悟云(2000: 44-45)中提到有學者從上古的發展來看，認為庚三韻為重紐三等而清韻為重紐四

等，蒸韻為重紐三等、東三為重紐四等，尤韻為重紐四等而幽韻重紐三等。在潘的說明中，這三

類與真正的重紐不同，而定名為重紐三等類。 
8 潘悟云(2000: 21)假定重紐三四等的語音條件是 V[-low, +front]E[-back]。元音需要是非低前元音，而韻

尾則是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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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純四等與重紐三等搭配關係 

韻圖 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五 三十五 三十九 

重紐三等 祭 仙 宵 清 鹽 

純四等 霽 先 蕭 青 添 

 

根據表四，在韻鏡中純四等僅與重紐三等搭配，而不與其他三等韻搭配，而與清

韻系相對的庚韻系則無此分布情形。雖然以上二點顯示清韻系可能與重紐有關，

但清韻系在韻圖三十五中的分布情形卻值得注意，因為清韻系大多出現在舌音與

齒音之後9，而甚少出現在唇牙喉音之後，而清韻系的牙喉音被置於韻圖三十三

中，這樣的區分明顯地表示中古清韻系的唇牙喉音後的元音音質與其在舌音與齒

音之後有所不同，且清韻系的牙喉音應與庚韻系的牙喉音相近。 

表三中有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在閉音節中各部位皆有兩個重紐韻，真韻對

仙韻(-n)，侵韻對鹽韻(-m)，所以在軟顎部位合理推斷應該也要有兩個重紐韻，

而其元音也應呈現非[a]元音與[a]元音的對應關係。如果清韻是重紐韻的話，那

麼應該要有另一個軟顎部位的重紐韻，且應該是非[a]元音，最有可能的韻系為

蒸韻系，將於以下第五節討論。 

至於幽韻系，雖然說法紛歧，但本文認為幽韻系應該不是單純的重紐韻，或

是在中古時幽韻系已經失去了重紐的特質。邵榮芬(2008: 86)做了這樣的猜想， 

„尤、幽兩韻系早期原是一個重紐韻系，就像支韻系或脂韻系那樣。到了«切韻»

時代，這個重紐韻的四等一類的主元音已經起了變化，所以«切韻»另立為幽韻

系。它的主元音比尤韻系的舌位較高，所以韻圖把它作為尤韻系的四等。‟ 

邵榮芬的猜想是有可能的，就是尤韻系跟幽韻系在中古時期應該不分，此

外，系統中不需要另一個開音節與宵韻系搭配，因為這樣的話勢必要解釋與祭韻

系相搭配的另一組字，所以本節暫先不將幽韻系列入重紐韻，於底下第五節討

論。所以在此重紐韻韻尾情形應如表五所示： 

 

表五: 重紐韻尾情形 

開音節 (韻尾非鼻音及塞音) 閉音節 (韻尾為鼻音及塞音) 

-# -# -i -u -n -n -m -m - - 

支 脂 祭 宵 真 仙 侵 鹽 清? 蒸? 

 

除了重紐韻的數量之外，重紐韻中的另一個問題是聲母搭配限制。根據傳統說

法，重紐是出現在牙喉音及唇音之後，但問題是為何重紐不出現舌音與齒音之後? 

如果重紐的差異是介音 -rj-，那麼合理的情形應該是所有的聲母都要能夠與其搭

配而沒有例外。在此本文假設上古時，重紐介音-rj-於搭配時是不分聲母種類，

可於所有聲母後出現，Prj-, Trj-, Tsrj-, Krj-。但重紐介音在舌音與齒音(Coronal 

                                                      
9 清韻系三等在韻鏡中，聲母非舌音與齒音只有頸(牙音)、碧(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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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nants) 之後，發生捲舌音變化(Retroflexation)，/T, Ts/ [, T]/ ___ r。而-rj-

在牙喉音及唇音之後不產生捲舌音變化。這假設可說明為何舌音與齒音之後沒有

重紐韻。重紐的實際變化情形圖示於(3)
10， 

 

(3)  

上古 

                 P-, K- 

CrjVC  

                 T-, Ts- 

中古 

重紐 

 

捲舌音化   /T, Ts/ [, T]/ ___ r 

 

在中古時，重紐八韻的語音音質應該與普通三等韻(上古無介音-rj-者)，有所不

同。但不同之處，本文認為最有可能反映在元音音質上，因為介音-rj-最有可能

同時觸發三種語音變化，捲舌音化、圓唇化及顎化。捲舌音化主要出現在舌音與

齒音(Coronal consonants) 之後，而圓唇化及顎化在唇音與牙喉音之後，這使得重

紐各韻的實際元音音質不僅往前同時增加圓唇，最有可能是[ø]及[œ]，同時也使

得重紐的音質在中古的確與其他的三等韻有所差異。陳貴麟(1997)認為上古的-rj-

在中古合成為[]，對此本文持不同意見，因為在語音變化中，特別在音節內部，

介音不太可能單獨變化而不影響前後的聲母與元音。此外，若是介音-rj-單獨變

成[]，那麼重紐就不應該排除舌音與齒音(Coronal consonants)，因為捲舌音變化

(Retroflexation)，/T, Ts/ [, T]/ ___ r，的音韻條件將在介音合併時就已經消失，

在中古時，重紐不應有局限性。最後，若是介音-rj-合併成[]，那麼中古將會有

三種介音，開口、合口與重紐介音，但實際並無三種分類。因此本文認為(2)的

變化應該是最為合理的。 

 

3. 輕唇十韻 

輕唇化係指三等韻中的十個韻系：東三、鐘、微、虞、廢、文、元、陽、尤與凡，

重唇音分出輕唇音，P- > F-。關於輕唇化的音韻變化有三種說法，列於(4)， 

 

(4)  

1. /P/  [F] / ___j[w] 

2. /P/  [F] / ___j[V, +back]  

3. /P/  [F] / ___j[V, +central, +back] 

 

(傳統說法: 合口三等) 

(白一平Baxter 1992: 47)  

(楊劍橋 2005: 147) 

 

以上的三種說法，主要差別在於三等介音-j-之後的音韻環境。傳統說法認為輕唇

化發生在合口字中，白一平(1992: 47)則認為輕唇化發生在後母音上，而楊劍橋

(2005: 147)則認為其音韻條件是母音需是央元音或後元音。因為這三種說法略有

不同，所以我們需重新檢視以上這些說法。依據韻鏡中對輕唇十韻的開合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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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jVC 的元音應為低元音[a]或是央元音[ə]，詳細將在第五節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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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再依據中古音的各家構擬(高本漢 Karlgren 1954，李榮 1956，董同龢 1983，

白一平 Baxter 1992，竺家寧 2001)，輕唇十韻的元音如表六所示， 

 

表六: 輕唇十韻韻母各家構擬 

 開合口 高本漢 李榮 董同龢 白一平 竺家寧 

東三 開 i uŋ juŋ juŋ juwng juŋ 

鐘 開合 i uoŋ ioŋ juoŋ jowng juoŋ 

微 合 jwei iuəi juəi jwi juəi 

虞 開合 i u io juo ju ju 

廢 合 i wi iui jui jwojH jui 

文 合 i un iuən juən jun juən 

元 合 i wn iun jun jwon jun 

陽 開 i aŋ iaŋ jŋ jng jŋ 

尤 開 i u ju ju juw jəu 

凡 合 i wm ium jum jom jum 

 

依據表六，韻鏡中對輕唇十韻的開合口並無一致的語音條件，有開口字、合口字，

同時也有開合字，若是傳統說法中的合口三等是指開合口之分，勢必與韻鏡的分

類不符。但依據表六，我們仍可歸納出一規則，/P/  [F] / ___j[+rounded]，亦即

三等介音之後需出現圓唇成分，而圓唇成分可為圓唇介音或是圓唇母音。但陽韻

系字為例外，因其無圓唇介音，元音亦非圓唇11。 

此外，雖然各家構擬在輕唇十韻的元音上差異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輕

唇十韻的元音皆是後元音。文韻、微韻、元韻與凡韻等四韻系的主要元音為央元

音[ə, ]，陽韻則為低元音[a/]，所以楊劍橋的說法較白一平的說法更能夠解釋輕

唇化現象。但是楊劍橋的說法仍有疑點，依據楊的音韻規則/P/  [F] / ___j[V, 

+central, +back]，中古漢語中的蒸韻系中的重唇應該變成輕唇才對，因為蒸韻系

的元音也為央元音。但實際上蒸韻系開口字仍是重唇，而非輕唇，所以蒸韻系說

明了輕唇化的音韻條件需加入/P/  [F] / ___j[+rounded]是合理的。 

所以本文認為輕唇化的出現環境為(5)，  

 

                                                      
11

 筆者懷疑陽韻系字(韻圖三十一)的元音在中古有一定程度的圓唇成分，但至於圓唇成分如何表

現不在本文範圍內。閩南語中方字(宕攝開口三等陽韻幫母平聲)與風字(通攝開口三等東韻幫母平

聲)文讀同音，兩者皆為[ho]，中古差別僅在元音。若輕唇化是條件音變，那麼條件應該相同或

是極為相似。風字的元音有圓唇成分，方字在中古也應該有。此外，在韻鏡中，只有一、三等區

分的韻系都是非前元音，如韻圖一東韻/東韻、韻圖二冬韻/鐘韻、韻圖十二模韻/虞韻、韻圖二十

七/二十八歌韻/戈韻、韻圖三十七侯韻/尤韻(幽韻)及韻圖四十二/四十三登韻/蒸韻。其中本文認

為韻圖二十七/二十八歌韻/戈韻中的戈韻係為聲母所造成的三等韻。排除韻圖二十七/二十八歌韻

/戈韻之後，其餘的韻不是央元音就是後元音，這樣的分佈情形說明陽韻是前母音的可能性不高，

因為陽韻可以與所有的聲母結合，所以較有可能是非前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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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 -front] 

/P/  [F] / ___ j    

                 [+rounded] 

 

簡單來說，輕唇化的音韻條件是三等介音之後需帶有圓唇成分，而其圓唇成分可

為圓唇介音或是圓唇元音。此外母音必須為非前元音。 

 

4. 普通三等韻 

除重紐韻八韻及輕唇十韻之外，中古漢語的三等韻尚餘十韻系，清韻、蒸韻、庚

三、幽韻、欣韻、嚴韻、之韻、魚韻、麻三及戈三。這十韻系的中古構擬 (高本漢

Karlgren 1954，李榮 1956，董同龢 1983，白一平 Baxter 1992，竺家寧 2001)，如

表七所示： 

 

表七：普通三等韻韻母各家構擬 

 高本漢 李榮 董同龢 白一平 竺家寧 

清韻 i ä iä j jieng j 

蒸韻 i  iə jə ing jə 

庚三 i  i j jng j 

幽韻 i eu iĕu jəu jiw jou 

欣韻 i n iən jən jn jən 

嚴韻 i m im jm jm jm 

之韻 ji iə (j)i i jə 

魚韻 i wo iå jo jo jo 

麻三 i a ia ja j ja 

戈三 i wa iâ j jw j 

 

在本節先將不討論有疑問的四韻系，清韻系、蒸韻系、庚三韻系及幽韻系，在下

一節中詳細討論。本節先討論其餘六韻。欣韻系為輕唇十韻中文韻系的開口，而

嚴韻系則是合口，這兩韻系並無特殊的語音現象。而麻三韻系為二等麻韻(開口)

的三等韻，戈三韻系則為一等戈韻(合口)的三等韻，本文認為麻三韻系和戈三韻系

應視為例外。麻三韻系在韻鏡中僅出現在齒音與舌音齒之後，這樣的分布情形應

該跟聲母顎化現象有關，藉由聲母顎化現象，進而抬升元音音質，使其與三等相

近。至於戈三韻系在韻鏡中數量不多，分佈情形也相當不平均，主要出現在平聲

中，且主要在牙音與喉音之後，這說明了這有可能是另一種顎化現象所造成的三

等韻。因此麻三韻系與戈三韻系應該被視為聲母所衍生出來的三等韻，與一般由介

音-j-所產生的三等韻有著不同語音條件。 

  最後之韻系與魚韻系之間的關係，在傳統的聲韻學中並不討論這兩韻系的關

係，將其視為獨立的兩韻，但本文認為之韻系與魚韻系應該是關係相近。從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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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家構擬中來看，之韻系被認為是前高元音[i]，如高本漢 (1954)、董同龢 (1983)

及白一平(1992)，或是三等介音加央元音[jə]，如李榮(1965)及竺家寧(2001)。魚

韻系的韻母主要由三等介音與後元音[o]所組成[jo]。但本文認為之韻系與魚韻系

關係相近的立基點有二。首先，之韻系與魚韻系是唯二不與重紐及輕唇搭配的韻

系，而且之韻系與魚韻系皆是獨韻，無開合口之分，在韻鏡中之韻系與魚韻系的

開合口相同，兩者皆是開口。更重要的是之韻系與魚韻系皆不出現在唇音之後，

而其他的聲母之後皆有例子。在如此相似的音韻條件下，之韻系與魚韻系在中古

時期有可能呈現出語音相近的情形，亦即之韻系應該是[jə]，而魚韻系則為[jo]
12。 

  

5. 三等韻的開合口分佈 

本節將討論三等韻中的開合口分佈情形，並加以說明重紐韻、輕唇韻及普通三等

韻這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 

 

5.1 開合口分佈 

首先，重紐八韻中三等韻的開合口分佈，在韻鏡中，支韻系與脂韻系有開合口區

分，而且其分佈情形是重紐三等與重紐四等皆出現在同一張韻圖(韻圖四及韻圖

六)中。此外這兩韻系開合口的差異出現在唇音之後，開口字有唇音字，但合口

字(韻圖五及韻圖七)沒有唇音字。而其他的祭韻系、仙韻系、宵韻系及鹽韻系這

四韻系的共同點是皆有純四等與其搭配，但與支韻系/脂韻系不同的地方是這四

韻系重紐三等並不與重紐四等置於同一張韻圖之下，而是置於另一張韻圖。祭韻

系與仙韻系的重紐分佈情形相同，重紐三四等韻皆是放在開口(韻圖十三及韻圖

二十三)，而宵韻系與鹽韻系相同，重紐三等置於開口(韻圖二十五及韻圖三十

九)，但重紐四等置於合口(韻圖二十六及韻圖四十)中，但宵韻系沒有三等合口，

而鹽韻系在韻圖的安排上，其合口為普通三等韻中的嚴韻系。在這四韻系的三等

韻中，除祭韻之外，開合口在唇音之後有所區分，如同支韻系與脂韻系，開口有

唇音，但合口沒有唇音。至於真韻系13，亦是同時有開合口之分的韻系(韻圖十七

及韻圖十八)，而且重紐三四等為同一張韻圖。唇音之後的開合分佈亦如前所述，

開口有三等唇音，合口無三等唇音。最後，重紐八韻的侵韻系，其分佈情形與其

他韻系不太相同。首先，侵韻系是獨韻，沒有開合口之分，韻鏡中只有合口，另

一個特點是侵韻系的重紐沒有唇音字的例子，根據邵榮芬(2008: 191)的音節表，

侵韻系字只有愔與揖二字是重紐，且這兩字都是影母字，其他的唇音及牙音並無

例字。重紐八韻中的三等韻開合分佈情形，可簡略以表八14表示， 

 

                                                      
12

 從上古到中古發展來看，之韻上古為央元音致中古時位置不變，但魚韻上古為低元音，至中

古時因元音抬昇的關係，已是後中元音，所以兩者的關係在中古時相近。 
13
 韻鏡的韻圖十八中有一字(石賁)於出現在唇音三等，此字少見且七音略中無此字，所以本文略

去。 
14
 表八、表九及表十中，有例字者以 V 表示，無例字者則為空缺。若是無開合口區分者，其相

對的開/合口以斜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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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重紐八韻  

 韻鏡 唇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喉音 舌音齒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支 4、5 V  V V V V V V V V V V 

脂 6、7 V  V V V V V V V V V V 

祭 13、14   V V V V V V V V V V 

仙 23、24 V  V V V V V V V V V V 

宵 25 V  V  V  V  V  V  

鹽 39 V  V  V  V  V  V  

真 17、18 V  V V V V V V V V V V 

侵 38  V  V  V  V  V  V 

 

表八中傳統的重紐八韻所呈現出的開合口分佈相當一致，有開合口之分的重紐

韻，重紐三等皆出現在唇音開口之後，除唇音之後皆無合口字，其餘的各類聲母

皆有開合口例子。祭韻無唇音字應該是偶然空缺 (accidental gap)，因為祭韻並沒

有任何語音條件排除唇音字。接下來表九列出輕唇十韻中的開合口分佈， 

 

表九: 輕唇十韻  

 韻鏡 唇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喉音 舌音齒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a. 

東三 1 V  V  V  V  V  V  

鐘 2 V  V  V  V  V  V  

虞 12 V  V  V  V  V  V  

尤 37 V  V  V  V  V  V  

b. 

陽 31、32 V  V  V  V V V V V  

c. 

微 9、10  V     V V V V   

廢 9、10  V     V V V V   

文 19、20  V     V V V V   

元 21、22  V     V V V V   

d. 

凡 41  V  V    V     

 

在表九中，依據開合口分佈，可將輕唇十韻細分為四組，東三、鐘、虞與尤四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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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為一組，陽韻系與凡韻系自成一組，而微、廢、文15與元四韻系則為另一組。

東三、鐘、虞與尤四韻系為獨韻，韻鏡中標示為開口16，這四韻可以出現在所有

的聲母之後。筆者將陽韻獨立列為一組，乃是根據聲母後的表現。陽韻在牙喉音

聲母後有開合之分，而其他聲母之後並無開合口之分。第三組包含微、廢、文與

元四韻系，這四韻系的開合口分佈值得深入討論。首先，這四韻系在唇音聲母之

後為合口，並非像其他韻系在唇音之後是開口，而且舌音與齒音之後，微、廢、

文與元四韻系有明顯的空缺，但在牙喉音之後，開合口又有分別。根據各家構擬，

這四韻系的元音主要是央元音[ə, ]。第四組為凡韻系，本身是獨韻，為合口，主

要出現在唇音、舌音及牙音之後。 

 微、廢、文與元四韻系不與舌音、齒音與舌音齒搭配說明了另一個中古漢語

中的音節搭配限制 (phonotactic constraints)，就是 C[coronal] + j + V[-front, -back] + 

C[coronal] 這樣的音節是不存在的，筆者推論有可能是因為 C[coronal] + j + V[-front, -back] 

+ C[coronal] 這樣的音節到了中古和重紐韻有著同樣的元音發展，向前移動至前元

音，所以導致中古出現空缺。舉例來說，震字上古音屬於文部，李方桂(1971)構

擬為 *tjiənh，白一平 Baxter (1992)構擬為*tjəns，震字的音節結構，在上古是符

合 C[coronal] + j + V[-front, -back] + C[coronal]這樣的限制，但震字在中古為臻攝震韻字。

另一個情形發生在銀字上，銀字上古同屬於文部，李方桂(1971)構擬為*ŋjiən，

白一平 Baxter (1992)構擬為*ŋrjən，銀字在中古時轉成重紐字，比較這兩字的發

展，這兩字的元音在上古皆是央元音，而中古時因為聲母及介音的差異，造成不

同的發展，震字因為介音-j-促使聲母發生捲舌音變化(Retroflexation)，而銀字因

為介音-rj-造成重紐現象，但兩者的元音皆因三等介音而往前，變成前元音。而

這樣的元音變化使得央元音出現了空缺。 

 最後普通三等韻的開合口分佈呈現於表十， 

 

表十：普通三等韻 

 韻鏡 唇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喉音 舌音齒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a. 

清 33、35 V  V  V  V  V  V  

幽 37 V    V  V  V  V  

b. 

庚三 33、34 V      V V V V   

蒸 42、43 V  V  V  V  V V V  

                                                      
15

 在表九中，文韻為合口，如果將其開口(欣韻)一起納入計算，其表現與微、廢與元三韻相同。 
16

 鐘韻系(韻圖二)與虞韻系(韻圖十二)在韻鏡中為開合。韻鏡中共有四韻圖為開合，除前所提之

外，尚有江韻系(韻圖三)與支韻系(韻圖四)。劉曉南(2007: 93)指出，標示開合應是訛誤，構擬時，

將鐘韻系(韻圖二)與虞韻系(韻圖十二)視為合口，而將江韻系(韻圖三)與支韻系(韻圖四)視為開

口。不論根據韻鏡原本的標示或是後人修訂，東三、鐘、虞與尤四韻系並沒有開合口區分，本文

一律根據韻鏡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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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之 8   V  V  V  V  V  

魚 11   V  V  V  V  V  

d. 

戈三 28       V   V   

麻三 29     V        

嚴 40        V  V   

 

表十17可細分為四小組，第一組包含清韻系18與幽韻系二韻系，這二韻系大致上

只有開口並沒有合口，且可以出現在各種聲母之後，除幽韻系沒有舌音之外，這

有可能是偶然空缺(accidental gap)。表十中，清韻系的分佈情形與傳統重紐八韻

中的宵韻系與鹽韻系有相同的開合口分佈。清韻系的唇牙喉音置於韻圖三十三

中，這使得清韻系與重紐的語音相似的可能性更高，加上在第二節所提出的兩個

限制，亦即韻鏡中的純四等韻在韻圖中乃係與重紐三等相搭配，且系統中並無條

件排除韻尾是軟顎子音的例子，所以清韻與重紐相近的可能性頗高，但因為在廣

韻中，清韻系並無二讀，這是主要的區分。至於幽韻系，其開合分佈本身並沒有

太多意義。 

第二組包括庚三韻系及蒸韻系，其中庚三韻系的分布情形呈現出與輕唇十韻中

微、廢、文與元四韻系相同的限制，就是不與舌音、齒音與舌音齒搭配，但在唇

音之後的區分則相反，庚三韻系有開口無合口，而輕唇是無開口有合口。庚三韻系

的在韻圖中的空缺似乎與重紐也有相關，因為庚三韻系與清韻系在韻圖三十三中

的對應關係，亦即兩者皆只出現在舌牙喉音之後，使得這兩韻系呈現出重紐三等

與重紐四等的關係，實際情形將在以下討論。至於蒸韻系，主要是開口字，開合

口之區分主要在喉音之後，舌音齒沒有例字。在第二節中曾討論到有關重紐是否

有軟顎子音為韻尾這一類，其中清韻系為最有可能的一組，若考慮真韻對仙韻

(-n)，侵韻對鹽韻(-m)，這樣的組合表示蒸韻系亦有可能是重紐，但從韻鏡的開

合口分佈情形並無充分的條件顯示重紐的特色，蒸韻系沒有重紐的特色，此外重

紐三四等的區分也不存在蒸韻系中，且構擬的元音亦與重紐不符，所以蒸韻系較

清韻系更不可能是重紐。 

第三組為之韻系與魚韻系，如同在上節所討論的，這兩韻系在中古關係密切

相當平行，而這兩韻系開合口關係相同，皆不出現出現在唇音聲母之後，但其他

部位的聲母可與其搭配。第四組則是戈三韻系、麻三韻系及嚴韻系，其中戈三韻系、

麻三韻系，這兩韻系主要是一等歌韻系及二等麻韻系的三等韻，本文認為這兩韻

系是因為聲母顎化之後另外發展出的三等韻。最後嚴韻系在韻圖的安排上是重紐

                                                      
17

 原本普通三等韻應包含欣韻，因為在表九中已經討論過，在表十將不再重複討論，故省略。 
18

 韻圖三十三中包含清韻系唇牙喉音，而韻圖三十五包含舌音與齒音，這區分在當時應該有其

意義，因為基本上韻圖三十三及三十五的清韻系的聲母呈現出互補分布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若沒有語音差異韻鏡不需做如此區分，或是這是因為在當時廣韻中清韻系已無二讀

區分這樣的方式，只好在韻鏡中以分圖的方式來表示唇牙喉音與舌齒音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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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鹽韻系的合口，其主要是出現在牙音與喉音之後。 

 

5.2 各類三等韻間的交互關係 

本節將討論各類三等韻的交互關係，主要以韻尾種類為分類依據，分成四組，開

音節、閉音節(韻尾包含雙唇子音、齒齦子音與軟顎子音)。傳統的聲韻學甚少以

音節的開閉及韻尾種類來討論其分佈情形，但這樣的分類可以看出韻母內的元音

與韻尾的交互作用。首先，開音節的分布情形如(6)
19所示， 

   

(6) 開音節  

                           

                                                                                              

      支                       虞                                                                                     

                    之   魚 

                                                                                                                                                                 

                               

 

 

在(6)
20中的開音節只納入四韻系，分別為重紐支韻系、輕唇虞韻系及普通三等之

韻系和魚韻系。分布情形相當簡單，重紐支韻系為前元音、輕唇虞韻系為後元音，

而普通三等之韻系和魚韻系分屬於央元音與後元音，但這兩韻系在開合口分佈上

相似，且音質相近。而虞韻系為後元音且其音質在大多數的構擬上較魚韻系高。

閉音節的各類韻母，則主要以(7)、(8)與(9)為主， 

 

(7) 閉音節: 雙唇子音                  (8) 閉音節: 齒齦子音 

 

 

 

         侵    幽 /尤                        脂/真       微 /文(欣)  

    宵/鹽         凡(嚴)                   祭/仙         廢 /元 

 

 

 

 

 

                                                      
19

 在區分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各韻，在(6)中及以下各分布圖將以粗體、斜體及下標之方式來

區分，重紐韻的部分將以粗體表示、輕唇韻則以斜體，而普通三等韻將以下標方式來呈現。此外，

在各韻的音質問題上，本文將依據前人之構擬加以安排，所以宵韻系、祭韻系、鹽韻系與仙韻系

之元音位置將主要是前中低元音 
20

 在(6)中，戈三韻系與麻三韻系將不列入考慮，因為其三等韻的產生主要是聲母的顎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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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閉音節: 軟顎子音 

 

 

                          東三 

        清        蒸      鐘 

       庚三        陽 

 

 

 

 這三種閉音節的分布情形在元音分布上除了呈現重紐為前元音，非重紐為非

前元音這樣的分布之外，在雙唇子音與齒齦子音中還呈現出另一種平行結構。在

雙唇子音中，較高的央元音中的重紐侵韻系可與輕唇尤韻系及普通三等幽韻系呼

應，而較低元音的重紐宵韻系及鹽韻系與輕唇凡韻系和普通三等嚴韻系相呼應。

相同的情形亦發生在齒齦子音中，但齒齦子音中的各韻系最為平行，其中，重紐

與輕唇分別有四組，而且在塞音與鼻音的對應關係最為一致，較高央元音中的重

紐脂韻系與真韻系，可與輕唇文韻系及微韻系和普通三等欣韻系相呼應，較低元

音的重紐祭韻系與仙韻系與輕唇元韻系及廢韻系相呼應。而對於軟顎子音中，這

樣的平行央元音與低元音對應結構並不存在。 

 在上述的(7)、(8)與(9)中，除了母音之間的平行對應關係之外，還有兩個值

得討論的部分。首先，元音與韻尾在音節搭配時，尚有搭配限制(phonotactic 

constraints)，韻尾為雙唇子音與齒齦子音這兩類不跟後元音搭配21，而韻尾為軟

顎子音者才與後元音相搭配，如東三韻系與鐘韻系。這樣的限制可以以音韻特徵

(Hall 2007: 332-333)來表示，如表十一， 

 

表十一: 元音、韻尾音節限制 

 元音 韻尾 例子 

後 
+ + [oŋ] [uŋ] 

- - [ən] [əm] [en] [em] 

 

主要的條件是必須在元音及韻尾必須在 “後(back)” 這個音韻特徵上達到一致

(agreement)，兩者必須同時皆為正值或是負值。 

 另一個議題就是在(6)-(9)中的空缺，除開音節(6)與齒齦子音(8)其內部系統較

平衡之外，雙唇子音與軟顎子音的空缺需要解釋其空缺的原因。在(7)中，空缺

的形成原因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幽韻系由前元音向後移動，另一種是宵

韻系受到介音影響向前移動。本文認為(7)中的空缺應該是起源自宵韻系的前移
22。根據麥耘(2009: 102-103)，中古的宵韻系來自上古幽部與宵部，而這兩韻部

                                                      
21

 幽韻系與尤韻系中古各家構擬分歧，本文認為這兩韻系的主要元音應該是央元音。 
22

 如果採用幽韻系由前元音向後移動這樣的說法，勢必要假設前元音後移是因為幽韻系中的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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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元音音質都是非前元音23，介音的不同24造成了中古時的差異，介音-rj-造成中

古重紐宵韻，而介音-i-造成中古幽韻系，變化的過程中由央元音往前移至前元

音，這樣的變化過程使得幽韻系在中古看起來與重紐相似，但事實上幽韻系並不

是重紐。 

 在上面第二節中已經討論重紐中不應該排除韻尾是軟顎子音這樣的可能

性，且清韻系在韻鏡中與眾多的重紐特徵相符，如: 重紐與純四等至於同一張韻

圖中，而且清韻系的舌齒音與唇牙喉音有別，所以清韻系極有可能與重紐相近。

而庚三韻系在開合分布上與輕唇雷同，兩者皆不出現在舌音、齒音與舌音齒之後，

若再考慮其上古來源，庚三韻系與陽韻系相似，大多來自陽部字，應該是不同的

介音造成語音變化。舉例來說，“兵”字與“方”字為相對的例子，兩者上古皆為幫

母開口三等陽部平聲字，但在中古時分屬不同韻，兵為普通三等而方字為輕唇。

唯一的差別應該是來自介音，如果輕唇的形成條件之一是介音-j-，所以方的介音

是-j-，如此兵的介音便不會是-j-且兵字不是合口所以不會是-jw-，唯一的可能性

只剩下-rj-，這表示兵字應該是重紐? 庚三韻系並不是傳統重紐中爭議的一類，

雖然潘悟云(2000: 44-45)中提到有學者從上古的發展來看，認為庚三韻系為重紐三

等而清韻系為重紐四等。就韻圖的安排，韻圖三十五中的庚三韻系和清韻系呈現

出類似重紐三四等對應的情形，但上古到中古的語音發展卻不是這樣的發展，庚

三韻系上古為陽部字，而清韻系為耕部字，所以這兩韻系在韻圖中應該是在中古

的巧合。若重紐為上古介音-rj-所引發的，並考慮重紐各韻的上古的來源，會發

現中古的重紐韻主要元音來源是非後元音。根據王力(1985)、陳新雄(1999)與楊

劍橋(2005)，重鈕相關韻系上古至中古主要元音發展如表十二所示， 

 

 

 

 

 

                                                                                                                                                        
元音受到雙唇韻尾的逆向同化作用(regressive assimilation)，但這樣的說法無法解釋為何尤韻系並

不產生相同的變化。此外，這樣的假設也與實際的變化不符。 
23

 本文不探討上古音之構擬，根據李方桂(1971)，幽部為[əg
w
]，宵部為[ɑg

w
]。而白一平 Baxter 

(1992)，幽部為[u]，宵部為[au]。雖然這兩家構擬對於元音有不同的理解，但根據這兩家構擬，

幽部與宵部多屬於後元音。 
24

 幽韻系與尤韻系的差異應該在介音上，一般來說，幽韻系被認為是三等韻，原因有三。依據

劉曉南(2006: 123)，幽韻系反切上字全用三等字，幽韻系有群母字，幽韻系有庄組山母音節，所

以幽韻系應是三等字。因為在齒音之後這兩韻系有明顯的音韻變化，以現代中文為例，幽韻系產

生顎化現象，如啾字，而尤韻系產生捲舌音，如周字。如此的差異說明幽韻系的介音與純四等相

近，試必較其他純四等與三等的語音變化。 

 
(ii) 

 蟹攝 山攝 效攝 梗攝 咸攝  

三等 制 戰 沼 征 詹 捲舌音 

純四等 霽 薦 湫 菁 尖 顎化 

 
此外，清韻系在韻圖中的三十三中的齒音在現代中文發音上是顎化音，與純四等相同，而清韻系

在韻圖三十五中的齒音是捲舌音，但四等為青韻系所據，所以只好將清韻系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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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重紐上古來源 

上

古 

宵

部 

談

部 

歌 

部 

祭

部 

元

部 

    陽

部 

  

     侵

部 

文

部 

   幽

部 

蒸

部 

  佳

部 

   真

部 

脂

部 

耕

部 

   

中

古 

宵

韻 

鹽

韻 

支 

韻 

祭

韻 

仙

韻 

侵

韻 

真

韻 

脂

韻 

清

韻 

庚

三 

幽

韻 

蒸

韻 

 

姑且不論各家上古音構擬的實際語音，表十二所顯示的分類有三類。第一類是低

元音[a]，如宵部與談部，第二類是央元音[ə]，如侵部與文部，而第三類是前元

音25，如真部與脂部。表十二中歸納出來的要點是傳統重紐八韻的上古主要元音

為第一類與第二類的[a]與[ə]，而第三類的前元音不是。換句話說，清韻系的來

源最不可能成為重紐，而庚三韻、幽韻系及蒸韻系擁有變成重紐的條件，但幽韻

系及蒸韻系在中古時音質並沒有轉入前元音，所以不太可能是重紐，這有可能使

沒有介音-rj-的關係。庚三韻系的音值在中古為前元音，再考慮其內部情形，庚三

韻變化條件似乎與上古的複聲母相關，舉例來說，京與涼二字在上古兩者皆屬於

陽部三等字，但京字中古轉入庚三韻，但涼字中古變為陽韻。京與涼二字屬於諧

聲關係，所以構擬上京涼二字分別為京*kjiaŋ (李方桂 1971)/*krjaŋ (白一平 

1992)，涼 *ljaŋ (李方桂 1971)/*g-rjaŋ (白一平 1992)。按照理各家構擬，京字的

上古音應是*krjaŋ，而其也符合重紐的介音-rj-條件，那麼京字在中古就應該是重

紐，但實際上傳統並不認為庚三韻系是重紐。衝突來自兩方面，就歷史演變與音

節搭配來說，庚三韻系最有可能是重紐，但就共時紀錄而言，如廣韻，便缺乏相

對的紀錄，所以庚三韻系在中古時已經不是重紐。 

 若從韻鏡中對純四等搭配的三等韻來看，清韻系應該是重紐，但從上古來源

來看，則是庚三韻系最有可能，雖然這兩者都沒有兩組反切的例子。綜合以上的

討論，本文認為清韻系與庚三韻系都是重紐，因為兩者都符合真正的重紐變化，

也就是(3)中提到的變化。在聲母為雙唇與軟顎子音之時，中古變成重紐，而聲

母為齒齦子音之時，中古則是捲舌音。而清韻系與庚三韻系相搭配則是應該各自

發展到中古時語音相近所使然，此外，清韻系與庚三韻系的關係應該像(7)與(8)

中的侵韻系/鹽韻系與真韻系/仙韻系一樣，分別對應，而不是像李新魁(1997: 109)

所說清韻系與庚三韻系可合成一個的大韻26。 

                                                      
25

 對於真部與脂部元音有相當的爭議，李方桂(1971)構擬為高元音[i]，而其他，如白一平(1992)、

陳新雄(1999)等人則認為是[e]，本文並不涉及上古音構擬，故僅以前元音標示真部與脂部。 
26

 重新考慮庚三韻系與清韻系在韻圖三十三與韻圖三十五中的聲母限制，如(iii)。庚三韻系中的舌

音與齒音空缺應該是上古陽部字的齒齦聲母轉成中古捲舌音。基本上清韻中除齒音部分無法重

疊，其餘大多可以併成一圖，這表示清韻五音俱全，值得注意的是清韻系中舌音極少，甚至耕韻

(二等字)也甚少有舌音字，只有青韻(四等)具備平上去入例字。這似乎代表舌音在清韻音變的過

程中轉到其他韻了，但實際情形為何需要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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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中古的三等韻在四個等當中約占半數(丁邦新 2000, 邵榮芬 2008: 163)，而

三等韻又由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個韻所組成，藉由以上各節的討論，並從

音節限制與內部結構的觀點來討論，中古時重紐韻主要由前元音構成，輕唇韻由

非前元音組成，本文認為重紐並不應該排除軟顎子音為韻尾這一類，所以提出清

韻系與庚三韻系這兩類從歷時來看應該是重紐，而就共時而言，到中古時重紐已

無兩組反切下字的區分，而輕唇的話，本文認為三等介音之後需帶有圓唇成分，

可分為圓唇介音或是圓唇元音，且母音必須為非前元音。而普通三等韻中之魚雙

韻系在中古時應該是互相搭配的。歷時方面，中古三等韻可以以(10)來表示， 

 

(10)       

上古  中古     

  聲母    元音 
    捲舌音  重紐 

 

CrjVC 

    

 P-/K-  ----------  [ø]及[œ] 

      

 T-  /T, Ts/ [ɕ, T]  ---------- 

       

      非重紐 

  P-  /P/  [F]  [v, -front], [+rounded] 

CjVC  T-  /T, Ts/ [ɕ, T]  [e]及[ɛ] 

  K-  /K/  [ɕ, T]  [e]及[ɛ] 

 

而從共時觀點來看，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者之間的關係，本文則認為這三組

的分類依據乃係元音的前後位置，重紐為前元音，而輕唇與普通三等則為非前元

音，此分類不似陳貴麟(1997)之分類，將三等韻分成重紐前母音，輕唇後母音，

普通三等低母音。普通三等韻中，在排除有重紐性質的清韻系與庚三韻系，因聲

母而顎化的戈三韻系與麻三韻系，及重紐鹽韻系的合口嚴韻系，剩下幽韻系、蒸韻

系、之韻系與魚韻系算是真正的普通三等韻。而這區分以(11) 來表示， 

 

 

 

 

 

 

                                                                                                                                                        
(iii) 

  唇音 舌音 牙音 齒音 喉音 舌音齒 

庚三韻 韻圖三十三 V  V  V  

清韻 韻圖三十三 V  V V V  

韻圖三十五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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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        央        後      

    高 

             

    中 

 

    低 

 

重紐韻與輕唇韻兩者在唇音聲母之後呈現出開合對立的現象，而在音節限制

中，除重紐各韻僅出現在唇牙喉音之後這限制之外，輕唇中的微韻系、文韻系、

廢韻系與元韻系這以央元音為主要元音的四韻系亦有音節限制，這四韻系並無舌

音字，這樣的限制可以跟重紐來源多為央元音及低元音相呼應。最後，尚有一個

音節限制，就是後元音僅跟軟顎韻尾相搭配。這兩個音節限制可以(12)來表示， 

 

(12) 

(a)  *CjVC 

                

   [-    [-front, -back]   [+cor] 

(b)    *C(j)V C  

         

     [α back] 

 

 雖然本文已討論中古三等韻，分別討論了重紐、輕唇及普通三等這三類內部

關係，亦討論這三類之間的相互關係，但是其他一、二、四等尚未有詳細討論，

如四等兼備的韻系多出現在元音為[a]，但只有山攝與咸攝才有一等，而梗攝獨

缺一等，或是僅有一三等的韻系，如曾攝、臻攝與深攝，這三攝呈現出平行結構，

各韻系之間的相互關係，仍需深入研究，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堆中古音有更深入的

理解，亦可對上古音構擬有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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